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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回     報喜信獃叔認重親　問病源慈幃失二豎

　　卻說岑公子聽了表弟的話，因問：“徐老師那邊可知道兄弟來麼？”鄭公子道：“怎麼不知？這日我正在學裏打聽，得了這信我就說
要親自來報你。老師見說，就叫一個門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來了，如今現在船裏；還有老師一封書。”因在靴桶內摸將出來。岑公子拆
開觀看，卻與表弟聽說一般：催促赴院領咨，進京受職的話。因對娘子道：“你竟是神仙了。”鄭公子不知其中原委，因笑道：“哥哥離
不得神仙，就同了嫂嫂一齊進京也好。”岑公子笑道：“不是這等說。兄弟不知，你嫂嫂看得好相，方纔正在這裏說我要得官遠出，不
想賢弟就來到了，因此說他是神仙。”鄭璞道：“妙極！妙極！嫂嫂且與我相一相，日後也有個官做麼？”大娘子笑道：“叔叔不要信他，
我也是一時猜著，那裏會看相？”岑夫人道：“你就與他看一看，日後官祿如何？”大娘子道：“叔叔祇是稟性誠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扶助，
紗帽是有得戴的，祇是不十分顯達。倒是晚年要享侄兒們的大福了。”鄭公子笑道：“真相看得著，正與真鐵口所說一般。”因大娘子深
深的謝了一揖。

　　這裏說話，岑忠已叫人到碼頭，同門斗將行李取來，船價已是開發去了。岑夫人因吩咐廚下快些收拾便飯，因對鄭公子道：“前日
又要姑姑費心，送我許多東西，你又暗地裏送盤纏，太費心了。”鄭公子道：“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，因此私下放在包袱裏的。”坐話
了一回，忽然又想起道：“還有一樁喜事告與哥哥，昨日在老師那裏，看見報上你的那對頭內轉了太
僕寺少卿，大約嫌衙門冷淡，不知怎樣弄手腳，又外調了山東登萊兵備道。你如今進京省得與他會面。”岑公子聽了失驚道：“如今岳
父偏偏又在他的屬下，這廝無惡不作，卻是怎好？”鄭公子即問緣由，岑公子一一與他說知細底。鄭璞笑得祇是打跌道：“原來有這等
奇遇，嫂嫂是親上做親，姆姆真真是兩重大喜。”因對岑公子道：“如今你丈人雖做他的屬員，祇要不壞事，怕他怎麼？”
　　說話之間，已是晌午，這同來的門斗是有岑忠在外管待。裏邊添了兩樣嘎飯，岑夫人就叫端在上房同喫，因對大娘子道：“這是我
自小抱大來的小叔兒，同桌不妨。”大娘子也識得鄭璞是個誠樸的人，因就坐在岑夫人肩下，他兩弟兄卻南北相嚮，同喫畢飯。鄭公子
便往東西兩邊上房看了一個遍，因道：“他家這個房子造得甚好，前後有山有水，又幽靜又雅緻，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。”岑公子
道：“後邊還有一個花園，我與兄弟去看看。”因一同轉過西院到花園裏來。此時是仲冬時候，草枯葉落，未免冷淡，又開出後門觀
看，見道場山一帶山紫潭清，楓紅柏赤，頗悅心目。鄭公子道：“果然好個去處，我明朝也搬到這裏來住罷！”岑公子道：“論住家此間
甚好，不比南都一片繁華熱鬧。”
　　兩弟兄看了一回，仍到後邊。鄭璞道：“哥哥須上緊料理行裝，我們明後日就好動身，老師在那裏盼望得緊，我也要回去打點打
點，好與哥哥一同進京去會試。前日京報下來，我已與哥哥打發去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兄弟與我用了幾兩銀子？”鄭公子道：“幾兩銀子，
說他怎的？”岑公子因對母親道：“這是皇上特恩，不敢遲延，須要及早起身。到省還要赴院拜謝領咨，房師成公蒙他一力舉薦，此去
又是便道，正好去拜謝他，算來也得半個多月的耽擱。再此番經過山東還要繞道去望望蔣叔，不知他曾進京會試不曾？約計到得都中

也是臘盡春初的時候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蔣伯伯那邊必定是要去的。我自小承他老奶奶與大姆姆十分愛惜，父親自病起到臨終，全虧蔣
伯父請醫制藥，備辦棺槨，朝夕照料，許多恩義。明日去與他說知，也叫他們歡喜。那蘇家姐姐也與我最好，還要捎點土宜東西送送

纔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應該的。我母子在那裏住了三年，說起你來大家無不感歎，那時祇為你蔣伯遠出，以致被那族惡謀騙，如今
看來倒反是他的作成了。祇是你蔣伯謝也謝他不盡，祇好略盡一點心罷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我看那蔣伯伯也是個富貴雙全的相貌，他是
施恩不望報的人，我們祇好盡個敬心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雖然如此說，也要成個局面，不致輕褻纔好。”岑夫
人道：“這卻賃你斟酌。家中事務我與媳婦料理，不須你掛心，再通個信與你岳父母纔好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這件事已上了省報，天下皆
知，不消報信。”這邊母子說話，這鄭公子卻拿著一本通書在那裏翻看，笑道：“這十一月十一日卻是個天恩上吉日，正好起身。”大家
商議已定，卻叫岑忠把鄭公子行李搬在大廳後內書房裏安頓。晚間弟兄們又喫酒敘談，一宿已過。

　　次日，設了一席款待表弟，卻好嚴先生到來，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見報，特著人回來通知因此過來道喜。岑公子就留住，引表弟

到外書房相見，因對嚴先生道：“這個表弟卻是個真誠樸實之人，並無一點繁文虛理。”嚴公道：“坦易直率，卻是本來面目，其實可
敬。”因問：“岑兄幾時榮行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卻也不敢遲延，已擇定十一日起身。”嚴公道：“昨日小兒字中說，此缺是個清華而兼顯要的
缺，日與閣臣相處，制書誥敕俱出其手。若非聖恩特放，是最難得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恐才學疏淺不稱其職。”嚴公道：“以兄之高才博
學，何必過謙？”因問：“鄭兄進京會試，正好作伴同行？”鄭璞笑道：“不過到京走走，擔個會試的虛名，卻也不作指望的了。”嚴公
道：“功名之事，豈能逆料？”三人敘話良久，嚴公欲去，岑公子挽留道：“今日聊備一杯與表弟接風山，難得老先生到此，正好同領教
益。”嚴公道：“祇是叨擾不當。”
　　大家又敘了一回都中之事，已是晌午。席已端正，就在書房擺桌，再三讓嚴公坐了首席，鄭公子對面，岑公子主位相陪。鄭璞一

連喫了十數杯後，卻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起來，將岑公子替他刪改文字的話都一齊說將出來，岑公子也遮掩不住。嚴公見他一片天真爛

熳，並無一點渣滓，心下倒十分歡喜敬愛，因此三人傳杯遞盞直飲到黃昏方散。鄭公子喫得暢快，進來對岑夫人道：“這個老人家不像
徐老師古板，叫人同席酒也喫不下。今日與這個老者喫了許多酒，倒還不曾醉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酒逢知已，自然喫不醉了。”大娘子見他
有些蹭蹬，因叫丫頭烹了一壺好濃茶，與他喫了幾杯，就去書房安歇。

　　次日岑公子起來就料理行裝，因與母親商量：“此番必須多帶盤費，恐到都中制辦冠帶、袍服，以及衙門用度，人路生疏一時無處
挪借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家中用度盡夠，不須你記念。我箱裏還有那二百多兩銀子，你都帶了去；再恐不敷，把丈人交與你的銀子再帶一
半去，諒也夠用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有三百金，諒已足用。昨日聽嚴公說，這倒是個清華顯要的缺，若非聖恩特點，卻不是容易得
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內閣是日近天顏的去處，你須
事事謹慎第一，不可恃才傲物，惹怨招尤，出言吐語都要觀前察後。雖不是外邊有司官，有地方刑名之責，也要事事在民情上留心體

貼。在大人面前說話切不可僭越，待下人務須恩寬纔好，莫使小人嫌怨。”岑公子一一領命。
　　這日又是嚴公餞行，並請鄭公子兩弟兄同去擾了。家間行李俱已齊備。因為這邊老家人王樸走過北京幾回，諸事熟諳，就著他同

往、王樸也情願相隨。僱就了一隻船，至期一早，兩表弟兄拜別了老母，婆媳兩個歡歡喜喜送他往後牆門外下船起身。家中婆媳督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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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忠並這邊小家人、僕婦管理家務。凡一切帳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經手，條分理晰，毫忽不差。佃戶、家人少有欺詐，當面一言道破，

無不驚服，故此，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點弊端；且又體諒人情，勤勞必賞，凡有些微好處，總不叫他埋沒，必要獎勵他一番，因此

眾人無不爭先效力。那東院房屋因有家廟並什物器具在內，晚間仍著岑忠過去住宿，逢時遇節，兩邊作享。這話表過不提。

　　卻說兩表弟兄帶同王樸、門斗，不日到了南直，一徑往鄭家來。進得門，見小廝容兒慌慌張張的道：“好了，大爺回來了！老奶奶
這兩日病得重了，大娘娘請醫調治不好，著急得緊。”鄭公子聽說，唬了一跳，也不顧岑公子，飛跑進內房來。見老婆婆在床上呻吟譫
語，鄭璞叫道：“我的親娘，我回來了！你老人家怎的就病起來？”說著就流下淚來。鄭婆婆睜眼看見了兒子，便輕輕說了一聲：“你回
來了麼？我不知怎樣昏昏沉沉，眼前像有許多人纏住我不散。”此時岑公子已進房來，老婆婆覺得心下明白，耳邊祇聽得幾個人
說：“我們祇索去休。”兩眼也覺亮了好些，說道：“這不是岑家侄兒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正是侄兒來看你老人家，如今身上覺得怎樣？”鄭
婆婆道：“你們弟兄來時我就覺得明白了許多，眼面前人也不見了。”說話時，大娘子拿藥進房來，與岑公子萬福了，看見老婆婆明明
白白說話，便道：“母親病了十來日，總不能安睡一刻，口裏祇發譫語，問時也聽不出話來，倒像喫驚的一般，今日說話卻竟明白
了。”因送藥過來，老婆婆搖頭道：“這藥灌得苦，我如今覺得清白了許多，眼面前也沒人纏擾了，這藥且不喫罷！”鄭璞因問：“喫的是
那一個醫生的藥？他說是甚麼症？”大娘子道：“起先喫的是大街上胡先生的藥，喫了三服不見應效，後來另請了鼓樓前的陶太醫來
看，他說是邪熱交作，心神不寧。又換了方子喫了幾服，也不見應效。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回來，即好你同大伯伯也到了。”岑公子
道：“既不應效，還須另請高醫。”老婆婆道：“我如今見
了你們似覺好了些，肚裏有些飢，倒想些粥喫。”大娘子喜道：“母親幾日不想東西喫，今日知道肚裏飢想要喫粥，卻是好了。想必大
伯伯是個福星照臨，邪氣都退避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但願姑姑好了，我們弟兄就在這裏陪伴。”當下大娘子就往廚下煮粥去了。老婆婆對
公子道：“多虧了你媳婦日夜服侍，也累他多日不曾安睡了。”少刻容兒端茶到房裏來喫了，鄭璞看見母親說好些了，心頭纔略放下。
兩兄弟都坐在床邊，又說了好一回話。老婆婆覺困乏得緊，漸漸就睡熟去了。

　　岑公子悄悄道：“兄弟，我們在外邊坐等，他老人家好安睡一回。”鄭公子點頭，將帳子放下，輕輕同出外間低低敘話，不一回，
大娘子盛了一碗粥糜、一碟乳餅出來，鄭璞搖頭道：“且慢，娘已睡熟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真奇怪，他老人家一連十來天不曾安睡，口裏
祇是含糊譫語，怎麼如今就睡熟了？”因輕輕走到床邊，聽得氣息停勻沉沉睡熟，復出房來，因道：“伯伯諒不曾喫午飯，我去收拾
去。”岑公子當下出來，取了二兩銀子與門斗，叫他先去回復師爺：“說我明早去拜。”門斗叩謝，答應去了。
　　岑公子就在書房叫王樸收拾行李，因與鄭公子道：“姑姑病體，大約是點邪熱，如今一退便無事了。”鄭公子點頭道：“是。”
　　卻說這老婆婆一覺直困到他弟兄喫過了午飯纔醒，祇叫肚飢要粥喫。大娘子連忙取來，一口氣就喫了一碗，還要討添。大娘子恐

怕不宜多喫，不敢再添。岑公子道：“不妨，胃口是人之根本，有病之人胃口一開，斷無不好之理。”因又取了一碗，也喫完了。此時
精神頓覺清爽，祇要他兩弟兄在面前說話，鄭璞見母親如此，心下纔得歡喜。鄭婆婆一把拉住岑公子的手道：“你母親康健麼？”岑公
子道：“母親叫上福姑姑，如今託庇甚是清健。”鄭璞道：“哥哥如今娶了一個齊整嫂嫂了。”老婆婆笑道：“怎麼這親事成得恁快？”岑公
子因將母親得認表妹、王公許親之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老婆婆心下歡喜得緊，越覺清爽，便要坐起來說話。岑公子道：“姑姑且慢起
來，天氣冷，穿衣服恐怕受寒。”因此不曾起來，又問：“你們喫飯未曾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已喫過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你如今是做官的人了，
你母親有了媳婦服侍你在外也放心，祇是要照管那邊的家務，不得請到我這裏來了。”說了一回話，老婆婆覺得身子乏倦，因道：“待
我再睡一回，你們且去料理料理事務。”兩弟兄答應了出來。鄭公子道：“謝天謝地，但是我實不放心，不得同哥哥進京了。”岑公子
道：“總還有十來天耽擱，且再商量。”當晚兩弟兄就在上房同喫了一回
酒，鄭璞就在娘房內陪伴，岑公子往書房安歇。這夜鄭婆婆也安睡了一夜，半夜裏還喫了一頓粥。

　　次早岑公子進來問知姑姑夜來安睡，甚是歡喜，也便放心。喫過了點心，帶了王樸即往儒學中來。徐老師一見甚喜，道：“我也算
你日內該到。不料你竟蒙特恩授了這個美缺，其實可喜！”岑公子道：“託老師福庇，祇恐門生不能勝任。”徐老師道：“論賢契的本領，
實不愧此職。但事不宜遲，我已與你備端正了呈送文書，祇要填了日期即可到院投遞領咨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今日不知就可去稟見麼？”徐
老師道：“此時還未二鼓，正好稟見。”當下就留喫了便飯。徐公道：“你的文卷進呈，原是院臺的主意。他後來送了主考起身便到學來
傳你，你又去了。此番稟見，須謝他的美意。你如今不便步行，竟坐了我的轎去罷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坐一乘小轎去纔是。”當時即叫王
樸去僱了一乘小轎，攜帶文書，辭了老師，同王樸竟上院來。正是：

　　未從金闕瞻仙仗，先嚮鈴轅謁憲臺。不知岑生如何進謁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寫鄭璞並無半點虛偽，純是天籟自鳴，至婆媳間一番恩愛，誠不易得。岑夫人規戒其子數語，真可謂女中聖賢，事上使下，遠害

全身。有如此賢母，岑生那得不出人頭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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